过剩流动性的出路：国有大行“新资本论”

—专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韩瑞芸 郑小伶

   4月初的一天，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浏览工行网上银行页面时偶然发现了一位网民的留言。这位网民抱怨说，因为过了早八点到晚八点的时间段，他通过网银的付费没有成功。
    姜当即把这段抱怨文字打印下来，写道：“我们网银的很多业务可以在下班后委托交易，为什么还会有不少业务不能交易，能否解决？”很快，这份意见被转给主管副行长及电子银行部总经理。
    “黄金交易就做得很好。若想要以这个价格卖出或者买入，任何时间，即使半夜12点，只要到了这个价位就都可以成交。一样的道理，为什么其它业务不能做到呢？这其中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原因，但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预付来解决这个问题？！”姜建清说，“做服务就是讲细节，很多细节考虑周全最后就能让客户体验良好。”
    身为拥有超过1.7亿名个人客户的大型银行的董事长，历来谈吐风趣的姜建清一谈到网点排队乃至服务问题时便有了一声叹息。对于他来说，2007年既是工商银行的“服务年”，也同样可能是挑战年。在这里，没有失败，也不允许失败。正如姜建清自己所说，银行业这么多困难都挺过去了，工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也都初见成效了，我们一定能把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好，成为服务最好的银行。
4月4日，姜建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细数了工行结构布局的种种业绩及忧患。
三大调整始于何时？

    《21世纪》：在工行刚刚发布的年报中，有几个数字让我们非常惊讶。连续四年，工行都以10%以下的贷款增速拉动着30%的税后利润增长，这对依靠利息收入为主的国内银行来说是相对困难的。而且，10%以下的贷款增速远低于国内银行业平均15%左右的贷款增速。此种结构调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姜建清：这个问题，在工行上市路演时我也被国际投资者多次问到，这几乎是被问到概率最高的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是工行主动作出的战略调整。我告诉这些国际投资者，工行这些年来非常主动地进行资产结构调整、负债结构调整和收入结构调整，我们希望这些调整不会短期影响到股东回报和工行的利润成长，我们更希望这些调整可以使银行得到更稳定更长期的持续发展。
    我还告诉投资者，工行已经做到了。2003到2005这三年间，工行每年贷款增长速度平均不超过10%，但资产总量增长超过19%，年利润增长平均达到29.7%。这三年间，工行中间业务收入以每年37%的速度递增，资金投资和交易等非信贷资金营运业务收入平均每年接近30%的增速。现在，2006年的年报出来了，可以看到工行在这一年里也保持了同样的发展势头。2006年，工行以10.4%的贷款增速，得到了16.3%的资产增加，以及31.2%的利润成长，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5%。
我在路演时就说，从以上数据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工行正在努力改变银行的增长方式和经营模式。我们既不想让投资者的短期利益受损失，我们更想保证投资者的长期利益，这就是工行所认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同时认为，上市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其利润结构不应该仅仅依靠存贷利差收入，工行目前的存贷款利差收入占总收入的50%左右，这一占比还正在逐年下降；尽管中间业务占有资本少，风险低，可持续性强，但中间业务的钱确实赚得很辛苦，可是工行认为值得，我想这也是真正的中长期投资者所乐意见到的。
《21世纪》：我们还注意到工商银行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已经降到47%。未来几年，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吗？多少是合适的？
    姜建清：我刚刚也讲到，工商银行这几年一直在考虑转型的问题。工商银行成立于1984年，一开始就是专业做工商信贷的，公司信贷是我们的相对强项。工商银行历史上曾经贷款余额超过存款余额，曾经总资产中贷款余额占比高达80%多。20多年过去了，这几年，我们对工行过去的历史发展做了深刻回顾。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一直存在着两种失衡。首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失衡的。全国的资金配置中，曾高达80-90%来自银行体系。其次，整个银行体系的营利中，很高比例的收益直接来源于存贷款利差，这也是银行贷款产生过巨大风险的体制性原因之一。
    这几年来，情况稍微有所变化。工行2006年底贷款余额36312亿元，据我所知，这个贷款余额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尽管整个银行体系有着持续的信贷增量，资产总量也在持续增长，但是工行通过近几年来动作很大的经营结构调整，总资产中信贷资产占比已经降到47%，贷存比在50%左右。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变化，这是我们去年努力的成果。
而且我认为，47%的信贷资产比重会有持续下降。因为中国财富积累的时期已经到来，企业和居民存款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宏观调控等各种因素，我国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每年仍有一定约束，这就必然造成贷款占存款比重不断下降，信贷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不断下降这两个趋势。
调整之重：贸易融资与中小企贷款

    《21世纪》：47%的比例会继续下降，但你刚刚也说到，中间业务赚钱非常辛苦。那么，未来这种结构调整的支柱可能是什么？工行会从哪里先入手？
    姜建清：这种调整方向能不能持续走下去？我认为肯定行。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需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结构调整是有持续可能的。
    比如说，工行2006年较2005年度信贷增长10.4%，这个数字不仅仅意味着量的增长，其中蕴含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在这个信贷增量中，我们着重推动小企业贷款。2006年这项贷款业务达到了71%的高速成长。另一方面，工行去年贸易融资成长很快，国内贸易融资同比增长177%，国际贸易融资同比增长55%。而且，由于贸易融资的发展，工行2006年国际结算总量达到了3900多亿美元。这些变化都给工行整体经营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从市场潜力看，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
另外一个层面，在结构调整的同时，我们也力求加快贷款周转速度。尽管2006年贷款余额较上一年仅增加了10.4%，但这一年中工行累计发放了2万亿贷款总额。同样一笔钱，一年周转两次和一年周转四次，其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年周转四次理所当然的资金效率会更高。这种变化使我们深刻感受到资产质量好了，企业素质好了，钱在真正地流动了，这对提高国民经济效率是有很大好处的。
《21世纪》：监管部门在2005、2006年多次强调要改变贷长、贷大、贷垄断的现象，要发展小企业贷款。但我们仍然发现很多大型银行在做小企业贷款的时候，因为成本高风险大非常吃力，以致于使这项业务流于形式。请介绍工行在中小企业贷款结构布局情况。
    姜建清：四、五年前我们就预见到未来信贷市场中，大型贷款的利差会减少风险会加大，而小企业信贷具有高收益的同时也蕴含着高风险。为此，工行每走一步都很谨慎。我们从成熟的小企业市场开始做起，比如浙江。工行在浙江搞了一年多时间试点，总结了一整套经验模式，然后逐步推广到江苏省，乃至全国。
    目前看来，我们这一整套针对小企业信贷的做法，风险很低。截至2006年底，工行累计发放小企业贷款1400多亿，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左右。成效明显，但这只是近四年来的数据，我们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质量和一整套做法。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一定要坚持创新。比如工行很谨慎地一步一步扩大小企业信贷业务，但给的基本上都是流动资金贷款。小企业也有购买设备的需求，所以我们正在少量地试点性地发放两年期项目贷款。又比如，以前我们通常只给一家小企业贷款，但我们现在正在发展供应链贷款。当然，我们也希望一些政策有所调整或创新。比如，应该加快推进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以提高资金流动性。
过剩流动性的出路

    《21世纪》：刚刚你解释了工行资产方面作出的一系列调整。在负债方面，据我们了解，很多银行因为流动性的绝对过剩，现在都开始严格控制高成本存款。工行的做法是什么？
    姜建清：国内银行都曾经有过“存款第一”、“存款立行”、“存款是生命线”的口号，这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实际上，银行吸收来的存款，要么用来发放贷款，要么用来进行投资交易，两者比较当然发放贷款有更高利润。不过，存款的过多增长也会带来银行流动性过剩。拿工行来说，工行2006年底资产总额75088亿元，减去信贷余额36312亿元，还剩3万多亿资金。这不仅给工行带来资金收益压力，而且，因为投资产品比较少，这部分资金出路也有问题。我们可以控制信贷增长规模，但我们无法控制存款规模的增长，这使得银行流动性每年持续增加。
    在这种状况下，工行正致力于存款分流和存款转化。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年可供投资的产品多了，基金、保险、国债、企业债、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类理财产品、外汇、黄金，还有QDII，等等。这中间的很多产品的收益实际上要高于银行存款收益。但由于金融知识还不够普及，客户对理财不熟悉，可供理财的产品也不多，经常可以看到，为了买到一期国债，人们排很长时间队伍。
    对于银行来说，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更丰富的产品可供投资。我这里有一组很有趣的数据。2005年，工行个人储蓄存款增加2900亿元，同时，当年工行对个人销售理财产品1800亿元，总额达4700亿元；但在2006年，个人储蓄存款仅增加2000亿元，同比少增900亿元左右，但对个人销售理财产品总额高达3888亿元，同比多增2000余亿元，两项相加，总额高达5800多亿元。
    从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工行个人金融资产的总量在当年是增加了，但存款减少了。这是双赢的，客户可以以此获得更多收益，银行也获得了更多手续费收入。
    《21世纪》：在这方面，工行的战略投资者高盛起到了什么作用？双方在产品设计、流程管理方面有“引智”工程吗？
    姜建清：去年在设计QDII产品和部分国内理财产品时，工行与高盛有过合作。但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刚才说过，工行有3万多亿可供投资的资金，提高这部分资金的收益率目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就需要很强的产品设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工行和高盛现在正在加大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的合作。在这项合作项目中，高盛先后要派来工行20多人，与工行金融市场部人员一起工作。我相信这也是彼此学习的很好机会。高盛会提供风险定价、模型设计、产品开发、计算机控制程序软件等方面的技术。目前看来，国内银行在人民币固定收益产品、货币市场等产品的交易方面尚可，但在人民币汇率衍生产品、人民币利率衍生产品、人民币组合衍生产品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都开展得不竟如人意，有些甚至是空白。
    随着人民币逐步利率市场化，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人民币肯定会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作为中国的大型银行，我们应该要努力成为人民币交易的主要做市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准备。我们正在兴建的金融交易室，设计中将设几百个交易员席位。
每年投入10亿，努力在两到三年内解决排队问题

    《21世纪》：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在2006年是“双下降”的。但我们在报表中发现，关注类贷款的余额在上升。也许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很苛刻的要求，不是每一笔贷款都能保证完全正常。我们想知道，按照12级贷款分类，工行关注三类的贷款占比是多少？在经济逆周期的时候，你是否考虑过这部分贷款向下迁徙的可能性？
    姜建清：银行风险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曾经做过压力测试，GDP增长达到7％、8％、9％等，银行风险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认为，当GDP下降比较多的时候，很多行业的风险开始暴露，但不同行业的风险表现并不一样。比如房地产行业对GDP下降的敏感性较高。
    目前工行的关注类贷款状况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工行目前只有9%的关注类贷款，特别是关注三类贷款占比只有1.4%。按12级分类，关注三类贷款是需要双倍关注的，因为迁徙较快，很容易变成不良贷款，因此要特别小心。我不能说，工行现在关注类贷款在经济逆周期时不会变化，但我认为风险是可控的，拨备也是充足的。但对宏观经济态势和行业风险还须时时关心。
    《21世纪》：目前，使你感到最焦虑的是什么问题？
    姜建清：不同阶段所关注的重点不同。我当前最焦虑的是服务问题。过去，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是银行的效益问题、不良贷款问题、操作风险问题等，这些方面银行已有了较大改观。现在，大家开始更关注国内银行的服务问题并将其与外资银行拿来作比较。工行已将今年作为“服务年”，决心花两到三年时间解决好服务问题。服务的内涵非常丰富，如包括服务理念，服务渠道、服务产品、服务流程、服务效率、服务创新等。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提升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
    当然，很多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排队乃至服务问题。一方面，银行客户需求广泛且不断提升，目前一些较复杂的理财业务、房贷等柜台办理耗时不少，与一般柜台收付业务办理交叉在一起时，造成客户较长时间的等待，因此产生意见，近期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加大了银行的服务压力；另一方面，电子银行的客户分流做得还很不够。工商银行在电子银行推广方面算是全国做得最好的，但到今年一季度也只有32%的交易是通过电子银行完成的，而且这32%里有很多是年轻人或者白领。对银行电子渠道的不熟悉、不习惯和对安全性的担忧，都造成了社会对电子银行的接受程度还不高，这需要银行和全社会一起努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工行将在物理网点上有很大改造，同时进行流程改造，产品创新，专业化的服务等等。计划在今后的三年内每年投入10亿元，建成200家财富管理中心和3000家理财中心，配备3万名理财客户经理，来努力改善服务。总之，做服务就是做细节，很多很多细节叠加，最后就能让客户体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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